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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是
內
地
作
家
遲
子
建
一
部
十
分
認

真
的
作
品
，
作
者
說
是
她
隔
了
好
一
段

日
子
以
後
回
歸
到
長
篇
的
小
說
創
作
。

寫
作
年
份
︵
二
○
一
○
年
︶，
剛
好
一

百
年
前
的
哈
爾
濱
傅
家
甸
發
生
大
鼠

疫
，
為
期
近
一
年
，
死
了
六
萬
人
，
這
歷
史

成
了
作
品
的
素
材
。
作
者
亦
花
了
很
長
的
時

間
多
次
到
鼠
疫
發
生
地
，
即
現
在
哈
爾
濱
的

道
外
區
搜
集
資
料
，
並
親
身
感
受
那
地
區
的

生
活
習
俗
，
思
念
當
時
事
故
的
人
物
，
包
括

後
來
成
了
防
控
英
雄
的
軍
醫
幫
辦
伍
連
德

等
。小

說
中
傅
家
甸
鼠
疫
時
期
的
人
物
儘
管
是

憑
資
料
虛
構
的
，
但
成
功
地
說
服
了
讀
者
，

接
受
他
們
為
典
型
人
物
，
包
括
翟
段
生
、
翟

芳
桂
、
金
蘭
、
紀
永
和
、
傅
百
川
、
王
春

中
、
謝
尼
科
壯⋯

⋯

他
們
在
遲
子
建
筆
下
，

是
努
力
被
還
原
為
那
年
那
災
禍
裡
的
傅
家
甸

人
，
他
們
曾
是
彼
此
打
壓
、
迫
害
、
親
愛
、

倚
靠
、
欺
凌
、
和
愛
暇
想
的
人
物
，
不
只
有
血
有
肉
，

也
有
堅
持
和
夢
想
。
這
些
人
物
和
他
們
之
間
錯
綜
複
雜

的
故
事
，
加
上
瘟
疫
與
死
亡
，
僥
倖
與
惡
運
，
相
依
與

離
散
，
組
成
了
史
詩
式
的
敘
寫
。
作
者
對
小
說
所
曾
具

有
的
細
微
觀
察
與
投
情
，
是
小
說
寫
作
成
績
的
基
石
。

﹁
白
雪
烏
鴉
﹂
確
實
成
功
地
重
現
了
世
紀
大
瘟
疫
前

後
的
生
機
處
處
，
其
寫
作
方
式
如
百
家
被
，
由
多
個
人

物
的
生
活
片
段
及
彼
此
的
多
重
關
係
編
織
而
成
，
意
味

有
時
甚
至
是
超
現
實
的
，
因
敘
事
的
前
後
擺
動
，
構
成

了
月
亮
般
的
循
環
。
惟
此
張
被
閱
讀
起
來
就
像
跌
進
了

一
格
格
的
花
樣
被
裡
，
有
時
會
令
人
在
格
裡
迷
失
，
每

次
要
走
出
來
揭
開
被
鋪
以
窺
它
的
全
貌
，
是
很
不
容
易

的
事
情
。
但
不
想
說
這
是
一
部
失
諸
交
臂
的
作
品
，
因

為
寫
作
的
心
腸
與
描
繪
的
功
力
還
是
非
常
可
嘉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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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張
衍
榮

「白雪烏鴉」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若
干
年
前
，
朋
友
說
他
們
的
劇
社
要
到
沙
頭
角

演
出
，
我
就
說
︰
﹁
我
可
以
跟
你
們
一
起
去
嗎
？
﹂

話
說
很
多
很
多
年
前
，
去
過
一
次
沙
頭
角
，
喜
歡

那
裡
沒
有
界
的
界—

華
界
的
人
走
過
來
，
英
界

的
人
走
過
去
，
界
好
像
只
是
念
書
時
兩
個
同
學
共

用
一
張
書
桌
，
有
時
你
的
書
和
筆
放
在
我
這
邊
，
有
時

我
的
間
尺
和
擦
膠
移
到
你
那
邊
，
也
許
大
家
心
目
中
有

一
條
界
線
，
可
是
在
和
睦
相
處
的
時
候
，
那
界
線
又
好

像
不
存
在
了
。

近
些
日
子
活
得
特
別
慵
懶
，
晨
起
梳
洗
，
收
拾
案
頭

凌
亂
的
報
紙
，
也
約
略
覺
得
鏡
裡
框
中
的
那
個
人
耳
目

可
厭
，
言
語
無
味
，
於
是
想
起
這
樣
的
叮
囑
：
﹁
我
想

勸
你
不
如
去
旅
行
，
去
看
海
鷗
，
去
找
一
個
陌
生
的
地

方
住
宿⋯

⋯

﹂
不
太
健
康
的
人
不
免
略
帶
不
太
健
康
的

情
緒
，
可
不
必
苛
責
自
己
，
軟
綿
綿
的
安
慰
至
少
讓
自

己
覺
得
活
得
積
極
些
，
比
如
一
位
友
人
詩
說
：
請
給
我

一
點
美
麗
的
謊
言⋯
⋯

這
些
日
子
活
得
特
別
慵
懶
，
總
覺
得
事
事
都
不
大
對
勁
，
疲
累

地
完
成
的
工
作
，
好
像
都
完
成
得
太
容
易
，
也
許
是
由
於
對
困
難

已
漸
漸
感
到
麻
木
，
也
許
是
覺
得
完
成
得
比
預
想
要
差
勁
得
多
，

對
完
成
的
喜
悅
，
倒
有
點
生
疏
了
。
以
往
在
上
班
的
時
候
寫
太
多

容
易
的
字
，
總
可
以
在
下
班
後
寫
稍
為
困
難
的
，
在
心
理
上
稍
稍

得
到
補
償
，
可
是
最
近
連
那
一
點
點
原
先
的
樂
趣
也
漸
漸
消
淡

了
。有

一
天
去
流
浮
山
，
塞
了
半
天
車
，
到
了
目
的
地
，
發
覺
遊
人

好
像
不
比
星
期
天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少
，
海
灣
在
暖
烘
烘
的
陽
光
底

下
，
竟
然
也
約
略
有
點
疲
乏
呆
滯
了
。
於
是
想
起
這
樣
的
一
個
鏡

頭
︰
海
灘
上
有
一
輛
客
貨
兩
用
車
擱
淺
，
小
螃
蟹
爬
在
車
輪
上
，

車
廂
內
有
一
份
潮
濕
了
的
一
天
前
的
報
紙
。
那
輛
惹
人
懷
疑
的
車

後
來
也
許
駛
離
了
沙
灘
，
可
要
等
潮
水
退
到
遠
遠
的
海
灘
外
，
並

且
開
足
了
馬
力
，
才
爬
出
鬆
軟
濕
滑
的
沙
堆
。
大
概
就
是
那
樣
子

了
。﹁

我
想
勸
你
不
如
去
旅
行
，
去
看
海
鷗
飛
，
去
找
一
個
陌
生
的

地
方
住
宿⋯

⋯

﹂
明
天
當
然
動
不
了
身
，
下
個
星
期
也
不
行
，
然

而
總
得
要
給
自
己
一
點
軟
綿
綿
的
安
慰
，
一
點
點
美
麗
的
謊
言
，

如
自
己
許
下
一
個
出
發
的
諾
言
，
告
訴
自
己
︰
回
來
後
拋
下
瑣
碎

纏
人
的
事
務
，
好
好
讀
書
，
好
好
生
活
，
好
好
做
一
個
假
日
的
鄉

村
人
。

那
才
想
起
沙
頭
角
是
一
個
﹁
去
看
海
鷗
飛
﹂
的
好
地
方
。
我
打

沙
頭
角
乘
船
到
吉
澳
，
在
碼
頭
看
見
成
群
的
海
鷗
，
有
時
飛
向
小

梅
沙
那
邊
，
有
時
又
從
小
梅
沙
那
邊
飛
過
來
。
那
麼
多
的
海
鷗
，

給
人
一
種
飽
滿
的
旅
行
的
感
覺
。
然
後
很
多
年
過
去
了
，
再
沒
有

見
過
那
麼
多
的
海
鷗
成
群
成
群
地
在
水
面
低
飛
了
。

沙
頭
角
的
街
市
有
一
些
小
食
攤
檔
，
我
們
在
那
裡
吃
過
鮮
爽
的

魚
蛋
粉
；
街
市
一
帶
有
古
老
的
店
舖
，
一
家
金
舖
裡
面
掛
了
一
塊

黑
漆
底
金
漆
字
的
橫
扁
，
上
面
簪
金
花
結
紅
帶
；
那
條
通
向
碼
頭

的
街
道
，
旁
邊
有
一
條
約
莫
十
公
尺
寬
的
水
溝
，
據
說
對
面
就
是

華
界
，
小
孩
子
們
從
這
邊
的
水
溝
壁
走
到
那
邊
的
水
溝
壁
，
攀
上

去
，
走
到
那
邊
，
又
跟
另
一
些
小
孩
子
從
那
邊
越
過
水
溝
，
走
到

這
邊
；
水
溝
本
來
是
分
隔
的
界
線
，
卻
又
好
像
是
孩
子
們
共
用
的

遊
戲
場
了
。

沙
頭
角
是
一
個
去
旅
行
的
好
地
方
。
打
沙
頭
角
乘
船
到
吉
澳
，

約
莫
三
十
來
分
鐘
的
航
程
，
兩
岸
有
不
同
的
風
景
，
一
邊
可
以
望

見
梧
桐
山
，
另
一
邊
是
新
界
東
北
的
榕
樹
凹
，
然
後
，
經
過
穿
了

一
個
大
洞
的
鴨
洲
，
吉
澳
就
在
望
了
。
那
是
一
段
美
麗
的
水
域
，

有
時
覺
得
離
開
出
發
的
城
市
很
遠
很
遠
了
，
有
時
又
覺
得
只
不
過

像
到
新
界
走
一
趟
而
已
，
那
樣
的
旅
行
的
感
覺
，
是
到
其
他
離
島

的
航
程
沒
有
的
。
很
多
很
多
年
沒
有
去
過
沙
頭
角
了
，
不
知
道
那

裡
起
了
些
什
麼
變
化
，
比
如
說
︰
還
可
以
吃
到
鮮
爽
的
魚
蛋
粉

嗎
？
還
有
沒
有
街
渡
去
吉
澳
呢
？

想起沙頭角
葉　輝

琴台
客聚

Facebook

之
創
辦
人
朱
克
伯

格
之
財
產
未
必
比
香
港
小
小

超
李
澤
楷
多
，
但
與
他
戀
愛

八
載
之
新
娘
唐
人
妹
柏
施
娜

陳
兩
情
相
悅
修
成
正
果
，
肯

定
就
比
為
小
超
人
生
下
三
子
之
美

女
梁
洛
施
幸
福
。
柏
施
娜
陳
有
過

八
年
戀
情
相
悅
之
快
樂
，
而
梁
洛

施
連
跟
小
小
超
半
隱
居
到
懷
孕
生

產
到
分
手
，
加
起
來
不
過
五
、
六

年
，
所
以
同
樣
是
跟
了
個
億
萬
富

豪
，
如
今
是
一
個
天
堂
一
個
人
間

︵
不
能
說
是
地
獄
吧
︶，
而
這
混
血

單
親
媽
梁
洛
施
下
半
生
想
戀
愛
可

就
不
容
易
了
。

當
然
，
很
多
男
仔
想
追
求
她
，

追
得
成
起
碼
可
以
掛
個
和
小
小
超

人
是
襟
兄
弟
之
名
銜
。
李
超
人
分

身
家
，
也
許
會
有
一
些
留
給
孫
兒
，
但
此
候
補

哎

阿
爸
可
分
享
多
少
？
此
候
補
哎

阿
爸
無

謂
想
太
多
。

現
在
社
會
八
公
八
婆
們
的
新
盤
口
是
朱
克
伯

格
和
初
戀
唐
人
妹Priscilla

C
han

︵
柏
施
娜
陳
︶

會
不
會
有
離
婚
的
一
天
，
她
之
離
婚
會
否
按
美

國
慣
例
和
丈
夫
對
分
身
家
？
又
或
早
已
訂
合
約

制
，
只
收
有
限
度
之
財
產
？

近
日
有
消
息
說
正
有
人
斟
梁
洛
施
復
出
拍

片
，
據
說
她
也
為
其
所
動
，
若
製
片
家
導
演
想

整
蠱
，
給
她
開
一
部
︽
賣
肉
養
孤
兒
︾，
李
家

一
定
出
重
金
把
此
片
世
界
發
行
權
買
下
，
製
片

人
可
以
慳
水
慳
力
大
賺
一
筆
了
。

如
此
推
想
梁
洛
施
真
是
難
做
，
人
說
﹁
一
入

侯
門
深
似
海
﹂
，
她
則
是
入
過
豪
門
都
深
似

海
，
此
女
今
次
投
資
認
真
大
了
。

近
月
有
傳
北
京
有
超
富
公
開
招
聘
年
輕
貌
美

女
子
做
妻
室
或
性
奴
，
應
徵
者
千
人
以
上
，
但

看
來
這
些
為
錢
而
委
身
﹁
跟
佬
﹂，
真
是
嫁
得

到
也
未
必
好
。
如
身
為
美
女
為
愛
而
嫁
，
為
情

而
委
身
，
起
碼
有
一
時
之
歡
愉
了
，
稍
為
有
點

想
頭
之
女
孩
子
都
不
會
去
自
動
做
。

兩段婚姻
阿　杜

杜亦
有道

我
家
的
分
體
冷
氣
機
只
用
了
一
年
半
，
最
近
，
冷
氣
機
開

了
兩
個
小
時
，
就
自
動
熄
機
，
要
半
夜
起
床
重
新
開
動
，
影

響
睡
眠
。
打
電
話
請
冷
氣
修
理
公
司
修
理
，
由
於
保
用
期
過

了
一
年
，
有
關
公
司
說
，
你
的
冷
氣
機
壓
縮
機
可
能
過
熱
有

問
題
，
不
要
再
進
行
修
理
了
，
修
理
費
四
千
元
，
不
如
另
外

買
一
部
新
的
，
六
千
五
百
元
就
可
以
解
決
問
題
。
現
在
所
有
的
修

理
店
舖
都
不
會
提
供
壓
縮
機
修
理
的
服
務
，
人
工
成
本
上
升
了
，

過
去
能
夠
修
理
的
，
現
在
都
不
會
修
理
了
。

這
部
冷
氣
機
買
入
時
花
了
五
千
五
百
元
，
用
了
一
年
半
就
沒
有

人
修
理
了
，
必
須
拆
除
扔
掉
，
這
是
極
大
的
不
環
保
，
製
造
許
多

金
屬
廢
物
，
污
染
環
境
。
家
庭
電
器
不
能
夠
進
行
修
理
，
只
不
過

是
香
港
的
工
資
太
高
了
，
修
理
冷
氣
機
辛
苦
的
工
作
沒
有
人
去

做
，
人
人
都
去
做
有
冷
氣
享
受
的
保
安
員
，
工
作
十
二
小
時
可
以

有
超
過
一
萬
餘
的
收
入
。

最
近
的
最
低
工
資
制
度
，
有
提
高
最
低
薪
社
群
的
進
步
作
用
，

但
大
鑊
飯
副
作
用
也
非
常
多
。
不
同
的
工
種
，
技
術
要
求
、
文
化

要
求
、
勞
動
強
度
是
完
全
不
一
樣
的
。
把
一
些
簡
單
的
、
舒
服
的

勞
動
的
最
低
工
資
提
得
太
高
，
就
出
現
了
勞
動
力
不
合
理
地
大
流

動
，
從
辛
苦
的
、
骯
髒
的
、
有
厭
惡
性
的
工
作
，
流
向
了
保
安

員
，
居
然
有
大
學
生
願
意
去
做
保
安
員
。
結
果
，
許
多
行
業
或
者

工
作
突
然
失
去
了
勞
動
供
應
，
不
得
不
把
工
資
提
高
每
小
時
四
十

五
元
，
最
明
顯
的
例
子
就
是
茶
樓
的
洗
碗
工
人
，
這
些
工
人
認
為

這
個
工
種
太
辛
苦
，
已
經
沒
有
人
幹
了
，
不
如
去
做
保
安
員
。
每

一
個
企
業
都
有
一
些
重
體
力
勞
動
和
搬
運
工
作
，
有
一
些
還
要
做

戶
外
工
作
例
如
速
遞
工
作
，
日
曬
雨
淋
，
結
果
這
些
人
員
大
流

動
，
就
去
做
更
舒
服
的
工
作
。
於
是
老
闆
又
要
加
工
資
，
以
挽
留

這
部
分
勞
動
強
度
比
較
大
的
工
種
的
人
員
。
影
響
所
及
，
體
力
勞

動
、
經
常
要
爬
到
窗
口
外
工
作
的
分
體
冷
氣
機
修
理
，
就
沒
有
人

做
了
。
久
而
久
之
，
香
港
有
一
些
行
業
和
工
種
，
因
成
本
太
高
，

就
會
消
失
。
經
濟
不
景
氣
到
來
，
就
會
有
大
量
工
人
失
業
。
所
以
，
社
會
各
界

人
士
在
考
慮
最
低
工
資
的
時
候
，
不
應
該
再
劃
一
設
定
一
個
大
鑊
飯
的
最
低
工

資
。
最
低
工
資
實
現
以
後
，
羊
毛
出
在
羊
身
上
，
香
港
的
食
物
店
的
價
格
立
即

大
幅
度
上
升
，
漲
幅
超
過
了
一
成
半
，
形
成
了
惡
性
循
環
，
吃
虧
的
還
是
打
工

仔
。 分體冷氣機不再獲得修理

范　舉

古今
談

繼
早
年
的
室
內
禁
煙
、

以
及
較
近
期
的
強
制
性
推

行
餐
飲
含
熱
量
標
籤
；
紐

約
市
長
彭
博
最
新
的
保
障

市
民
健
康
大
計
是
限
制
餐

館
、
電
影
院
及
體
育
場
所
出
售

大
包
裝
的
含
糖
碳
酸
飲
料
，
亦

即
我
們
說
的
﹁
汽
水
﹂。
主
因
是

紐
約
市
已
有
一
半
以
上
的
人
口

超
重
，
引
發
的
健
康
問
題
留
給

社
會
一
連
串
政
費
支
銷
，
而
生

產
汽
水
的
商
人
卻
袋
袋
平
安
。

喝
汽
水
與
抽
煙
影
響
畢
竟
有

分
別
，
我
們
普
遍
認
為
多
喝
汽

水
無
益
但
吸
煙
則
有
害
。
吸
二

手
煙
會
損
害
健
康
，
但
喝
汽
水

絕
不
會
使
鄰
座
的
人
肥
胖
。
從

管
理
公
共
財
政
角
度
，
攝
取
糖

份
過
多
引
起
病
患
涉
及
的
公
共

支
出
，
如
果
可
以
透
過
立
法
或

教
育
節
約
，
從
而
使
資
源
更
好

運
用
，
當
事
人
也
不
用
因
健
康
轉
壞
，
承
受

不
必
要
的
身
心
痛
楚
，
未
嘗
不
是
一
個
多
贏

的
局
面
。
問
題
是
政
策
有
良
好
的
出
發
點
，

也
不
一
定
普
遍
會
得
到
支
持
。
最
大
的
反
對

聲
音
固
然
是
來
自
汽
水
生
產
商
，
不
過
其
它

相
關
行
業
也
反
應
強
烈
。
廣
告
商
與
媒
體
對

建
議
有
保
留
可
以
預
計
，
因
為
涉
及
金
錢
利

益
。
但
唇
亡
齒
寒
，
如
果
含
糖
份
高
的
飲
料

會
被
限
制
出
售
，
高
熱
量
的
食
物
自
然
會
是

下
一
波
被
市
長
針
對
的
對
象
。

泛
自
由
論
者
對
彭
博
的
限
制
售
賣
碳
酸
飲

料
計
劃
不
無
反
感
。
極
端
點
說
身
體
健
康
與

否
，
個
人
有
絕
對
選
擇
權
。
只
要
法
律
容
許

公
開
售
賣
煙
草
，
即
使
明
知
吸
煙
對
健
康
有

害
，
個
人
要
作
出
如
此
的
選
擇
，
政
府
也
莫

可
奈
何
，
是
以
市
民
根
本
不
需
要
有
一
個
貼

身
指
導
個
人
健
康
的
保
姆
。
否
則
下
一
回
政

府
就
可
以
立
法
限
制
出
售
專
攻
電
視
迷
的
微

波
餐
食
、
容
易
致
肥
的
小
食
，
甚
至
可
能
要

強
制
市
民
做
運
動
。
以
健
康
與
公
共
支
出
為

由
推
行
的
政
策
，
與
維
護
個
人
自
由
如
何
取

個
平
衡
，
值
得
深
思
。

害己有理
楊振耀

一網
打盡

近
一
個
多
月
，
我
看
了
幾

部
較
大
規
模
的
荷
里
活
片
，

最
喜
歡
︽
黑
超
特
警
組
3
︾，

不
下
於
︽
復
仇
者
聯
盟
︾。
當

然
︽
復
仇
者
聯
盟
︾
也
是
視

覺
效
果
先
行
，
令
人
看
得
眉
飛
色

舞
，
紐
約
大
戰
一
氣
呵
成
，
創
作

人
將M

arvel

英
雄
集
合
，
意
識
形
態

難
免
就
小
心
翼
翼
，
不
太
張
揚
，

回
歸
最
大
公
因
數
。
美
國
走
出
了

九
一
一
的
陰
影
，
所
以
電
影
將
最

大
敵
人
變
成
核
危
機
與
太
空
異

客
，
想
得
很
遙
遠
，
然
而
，
本
片

人
物
性
格
無
從
深
究
，
需
要
按
角

色
前
傳
再
找
趣
味
。

︽
黑
超
特
警
組
3
︾
的
人
物
性

格
就
很
突
出
。
還
是
那
一
對
老
拍

檔
，J

和K

，
一
黑
一
白
，
一
年
輕

一
老
練
，
一
個
多
話
一
個
沉
默
，

分
別
由W

ill
Sm
ith

和T
om
m
y
L
ee

Jo
n
es

飾
演
。
本
片
大
玩
時
光
穿

梭
，
回
到1969

年
殺
死
大
惡
人
，
更
追
溯
美
國

往
事
︵
阿
波
羅
十
一
號
登
上
月
球
︶
和
時
事
。

甚
麼
時
事
？
影
片
中
，
正
宗T

exas

出
身
的

演
員T

om
m
y
L
ee
Jones

，
大
半
戲
份
落
到
曾

扮
演
小
布
什
的Josh

B
rolin

身
上
，
如
此
組
合

令
人
想
起
美
國
共
和
黨
的
背
景
與
傳
統
，
當
然

也
令
人
想
到
高
安
兄
弟
的
力
作
︽200

萬
奪
命

奇
案
︾︵N

o
C
ountry

for
O
ld
M
en

︶—
—

不

過
，
︽
黑
超
特
警
組
3
︾
的
編
劇
是
﹁
七
十
後
﹂

的E
tan

C
ohen

，
不
是E

than
C
oen

！

相
對
於
飾
演K

的T
om
m
y
L
ee
Jones

和Josh
B
rolin

，
是
樣
貌
有
幾
分
似
奧
巴
馬
的W

ill
Sm

ith

，
片
中
甚
至
有
一
幕
，
小
女
孩
誤
認
他

是
總
統
。
如
此
看
來
，
創
作
人
希
望
共
和
民
主

兩
黨
合
作
之
心
隱
見
。

鏡
頭
語
言
方
面
，
全
片
用
了
縱
深
和
短
鏡
頭

取
代
橫
搖
，
橫
搖
鏡
頭
的
數
目
屈
指
可
算
，
又

換
言
之
，
鏡
頭
的
運
動
以Z

oom
in-out

為
主
，

但
鏡
頭
十
分
短
，
節
奏
快
，
所
以
毫
不
覺
得
單

調
，
為
甚
麼
要
縱
深
為
主
呢
？
相
信3D

是
最

大
的
理
由
。
效
果
方
面
，
實
景
竟
然
比
總
部
的

科
幻
空
間
更
為
自
然
，3

D

的
空
間
構
造
技

術
，
確
實
值
得
深
究
。

黑超特警組3
鄭政恆

記憶
後書

痛史不堪回首，任何時候一旦想起都難免悲從中
來。當然，斯地懷古也並非全是愁眉不展，也有
「開心一刻」。比如，當你回眸城樓，觀賞關樓上那
高懸的「天下第一關」巨匾時，能不為國粹之一的
書法而欣慰，而驕傲，而自豪？
說起蕭顯（明代著名書法家）書寫的「天下第一

關」，不能不提到城頭被歲月湮沒的「山海關」，相
傳那是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父子「合作」的結果：
山海關竣工後，需要請書法家題寫關名，人們一

致認為非王羲之莫屬，可王已宣佈絕筆，執意不
肯。有人偷偷找到王獻之，請他出面轉圜。王獻之
估計直接開口會碰釘子，於是便想了個套。他買來
許多的紙，每天在家裡裝 練習寫「山」字，寫了
好幾天，仍舊皺眉頭。一旁的王羲之看不過眼，就
拿過筆說：「我寫一個給你看看。」大筆一揮，寫
出了一個「山」字。王獻之把父親大大恭維了一
番，將那個「山」字收藏起來。接 故伎重演，又
天天假裝練習寫「海」字，用同樣的辦法，終於騙
得了一個「海」字。再往下該騙「關」字了，可王
羲之剛寫出「門」字就猛然醒悟，怒而擲筆。王獻
之無奈，只好自己在「門」字裡頭填起空來。
人說王羲之是書聖，筆下有神，而王獻之比乃父

遜色許多，看上去還就是不一樣，以致後來坊間哄
傳「近看『山海關』，遠看『山海門』。」
與巍巍雄關相比肩的，說來可嘆，既非長空皓

月，也不是金戈鐵馬，而是一名感天動地的弱女
子，她叫孟姜女。她的故事流傳得更廣更深，我是
少年時代從村嫂們的歌聲裡聽來的。沒有多少文化
卻有 花容月貌的她們，在田間地頭勞作時，或許
是真情流露，或許是借題發揮，總之，她們傾注了
全部的思想感情，聲情並茂地兀自唱起家喻戶曉的

《四季歌》：
「正月個裡來是新春，家家那個戶戶喜盈盈，人

家夫妻團圓聚，孟姜女的丈夫去造長城⋯⋯」
動人的歌聲在她們身旁縈繞，在廣袤的原野上隨

風飄蕩，既是鄉親們的一種精神會餐，也是阡陌間
的一道風景線，尤以陽春三月那一幕最迷人。而今
我雖業已老邁，但記憶猶新。
位居「中國六大民間傳說」之首的「孟姜女傳

說」，既是對封建暴政的控訴與鞭撻，同時也表達
了人民對幸福生活的渴望與追求，其核心當然是愛
情了。這是人類最為美好的情感，也是人類難以逾
越的一種情結，因而後世在山海關修建了祭祀性建
築「貞女祠」，也叫「孟姜女廟」，俗稱「姜女
廟」。
我雖無從知曉此廟香火如何，但卻老早就聽說過

一些有關它的傳聞，其中印象最深者，當屬「天下
第一奇聯」和「望夫石」。
「姜女廟」殿前，懸掛 一幅隸書奇聯。它利用

漢字一字多音的特點，採用諧音假借的手法，巧妙
地僅用八個不同的字，構成一副二十字、聯語如謎
的楹聯，被天下人廣為傳誦：
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

浮雲長長長長長長長消。

表面看，似乎是一種文字遊戲，但仔細咀嚼，卻
不難發現實乃意趣無窮：它，既是寫景，又是敘
事；既是狀物，又是析理；既像婦人絮語，又似老
僧禪悟；既是井臼白話，又是至理箴言；既喻世事
變遷，又寓人生哲理⋯⋯端的是怎一個「妙」字了
得！多少年來人們津津樂道，尤其仰之既久的遷客
騷人，每每身臨其境，不免觸景生情，幾乎就沒有
不五體投地，感慨萬千的。

有人作過統計，根據「三三
四」、「四三三」、「三四三」等
八種不同的斷句方式，奇聯讀法
竟高達13種！而最常用的讀法為
「三三四」斷句，即：

海水潮，朝朝潮，朝潮朝落；
浮雲漲，常常漲，常漲常消。
殿後的「望夫石」是對孟姜女

的讚美，頌揚她對愛情的忠貞不渝。奇怪的是，中
國僅有一位孟姜女，可望夫石卻絕對不止這一處。
「村東」到底有多少望夫石，據我了解，無人能說
得清。那麼，禮儀之邦何以會有這麼多的「望夫石」
呢？為何沒有聽說「村西」也有望夫石呢？這「望
夫石」與「國粹」貞節牌坊，有沒有一點千絲萬縷
的聯繫呢？⋯⋯
很顯然，作為文化符號，「望夫石」問題不是我

們想像的那麼簡單。「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
人去了」，聽一聽曹雪芹的抱怨，箇中三昧
或許能夠明白幾分。魯迅先生曾有「字縫」
一說，有時候你不鑽進去，還真容易被忽
悠呢！其實，「望夫石」之所以在「村東」
大量存在，除開「奇石」遍地這一客觀原
因外，還有兩個最重要的因素，一個是男
權社會，一個是儒家文化。
人類進入男權社會後，女人隨之被物

化，成為可以佔有的資源。經過長久的潛
移默化後，女人自身其實也認同了這一觀
點。因此，世世代代處於從屬地位的女
人，把婚姻推給她們的男子，視作依靠，
看成是她們命中的一片天空。一旦斯人不
在，她們就會認為天也隨之塌了下來，絕
望之餘，痛不欲生。同時，不管那男子是
怎樣地下落不明，只要是死不見屍，她們
就不會死心，就要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
去「望夫」。
其次，僅有男權社會還不行，「村西」

不也同樣是男權社會麼，為何人家就沒聽
說有「望夫石」呢？這就說到事物的另一

面了，道理其實也簡單：人家不是沒有「夫為妻
綱」、「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沒有
「從一而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那些個勞什
子麼！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儒家文化把女人
綁去「望夫」的。
世上之事說穿了就漏水，「望夫石」的產生，不

過是儒家文化在「奇石」身上玩的一種穿鑿附會把
戲而已。我們甚至可以設想，當年的「天朝大
國」，如果不是日漸式微，不是鞭長莫及，那麼法
國人送給美國人的雕塑大禮，很可能就不是什麼
「自由女神」，而該是「某某望夫」了！

至於「望夫石」與貞節牌坊，不用說，它們根本
就是異曲同工。
⋯⋯
不知不覺間，列車悄然啟動，很快將一片燈火拋

在了身後。哦，山海關，地理之關，歷史之關，人
文之關，興亡之關，誰能一眼將你洞穿？！

雄關．弱女．望夫石
──夜過山海關雜感（下）

■姜女廟 網上圖片


